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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Preface

大长庆必将大发展，大文化催生大手笔。

神奇的鄂尔多斯盆地，历史厚重，人杰地灵，华夏五千

年文明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

博大的鄂尔多斯盆地，高天厚土，资源丰富，中国石油

工业的发祥地，国家油气战略资源的聚宝盆。

长庆油田几代石油人就是在这片热土上，以“我为祖国

献石油”的崇高使命，在磨刀石上闹革命，在低渗透上谋发

展，攻坚啃硬，拼搏进取，先后成功开发了36个低渗、特低

渗透油气田，创造了著名的安塞、靖安、西峰模式和靖边、

榆林、苏里格模式。跨入新的世纪，长庆油田每年新增石油

探明储量超过一亿吨，年均新增天然气探明储量超过一千亿

立方米，原油产量每年以百万吨的速度增长，天然气产量三

年翻一番， 新增油气探明储量、产量连续7年居中国石油第

一位； 2003年油气当量突破1000万吨，2007年突破2000万

吨，2008年新增油气当量将以500万吨以上的超速度递增， 

2009年油气当量将跨越3000万吨，成为中国石油“新时期

艰苦奋斗，攻坚克难，为油奉献的榜样”。2015年，年油气

当量将达到5000万吨，又一个大庆将在中国西部诞生。 

今朝鄂尔多斯，万口油井，朵朵争艳吐蕊；千里油田，

滴滴润泽九州。长庆油田能够快速高效发展，是长庆油田38

年来传承融汇解放军精神、大庆精神和延安精神，始终坚

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坚持“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练就了长庆百折不饶、坚韧不

屈的鲜明个性，形成了海纳百川、和谐相融的文化特色。长



庆油田把以人为本，和谐发展与艰苦奋斗、拼搏奉献等文化

要素有机结合，强化“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共同使命，打牢

“发展大油田，建设大气田”的思想基础，不断丰富和创新

长庆文化，利用多种形式，延伸文化触角，创新文化载体，

加强文化交流，形成文化体系。通过文化建设引导员工，通

过价值理念实践激发员工，使长庆企业文化成为广大员工共

同的信念准则，共同的行动指南，共同的动力源泉，培育

“爱国、创新、求实、奉献”的干部员工队伍，锻造了一支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执行力强的长庆石

油人，为长庆油田不断实现新的跨越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

础。

长庆文学丛书第二卷的出版就是长庆油田在企业文化建

设中开放出奇异的鲜丽花朵，更是长庆文学作者队伍创作实

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这套丛书收入了十二位作者的作品，

有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大多曾在公开发行的报

刊发表，并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近年来，长庆文学创

作者进入了厚积薄发的创作高潮期，已有五十多本个人专著

面世，在国家级的重要刊物上，也不断有作品频频亮相。社

会在关注这个企业油气勘探开发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他

们，并给予积极的评价和肯定。打开这一页页飘香着石油味

道的文学作品，犹如走进了神奇的鄂尔多斯盆地。

鄂尔多斯盆地的地貌形态既有戈壁的空旷，也有高原的

起伏，而沉积着亿万年的油气资源的岩层，勾勒出一幅神秘

奥妙的地宫图景。长庆油田的文学作者正是从这片土地出

发，在寻找着石油天然气轨迹的同时，带着稀有矿质，也带

着青春幻想，挖掘着生命深处和大地深处的诗意，圆着他

们的石油梦，也圆着他们的文学梦。石油生活的独特性和石

油大工业的壮观场面，以及天苍苍、野茫茫的天然之美，成

为文学创作的富矿，他们的创作风格也由此熔铸了西部更为

辽阔和浑厚的文化因子。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作家李



季、李若冰就到油田体验生活，创作出了可以进入文学经典

画廊的传世作品。他们的创作实践也给油田本土的作者以深

刻启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陈忠实、贾平凹、张贤亮、

韩作荣、叶延滨等一大批作家到长庆体验生活，辅导创作，

不但写出了有影响的文学佳作，而且也对长庆油田的文学持

续加热。油田作者向大家学习，向名家学习，其文学创作也

因为取法乎上而有着喜人的标高。

长庆油田的文学作者既是油田发展的创业者，也是表现

石油人生活最有权威的发言者。他们和油田的发展同呼吸共

命运，长庆培育了他们，他们讴歌着长庆，长庆为他们的

创作投入了极大的物质保障，他们为长庆的发展谱写着美妙

的诗意篇章。他们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作品，无数次地走出油

田，走向大众，让大众知道了他们的同时，也了解了长庆，

他们是长庆文化的传播者。在长庆油田，常年坚持创作的文

学作者有100余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6人，获得全国性的文

学奖200多项。多名作者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这个群体的写作构成了其所处天地的另一种景观。他们服从

内心的指令，为独有的体验躬身，营造出文学的画卷，并随

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可贵。似乎在文学之外的他们，取得了

更接近生态的亲近，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有烟火气，但没

有跟风和俗气，他们的方法是自己的，反而路子走得宽，成

就了个人的、个性的特色。采矿的他们，也怀有矿物，这是

文学的矿物，燃烧值高，品相好。这矿物，被他们用体温暖

热，现在又温暖着他们的心。他们是幸福的，因为有爱，因

为写作，他们保存了内心最隐秘的部分，并呈现出来。

长庆油田的文学创作，正进入成熟期。由于这些作者的

写作，很大程度达到了一种自觉，又没有进入体系或者渴望

得到承认的焦灼，反而使他们的写作保持了独立，而其所处

地域的辽阔不仅仅给他们提供写作的材料，更锻造了他们内

心的隐忍和担当，在他们的创作中，石油基因，环境影响，



都能够成为有力而浑厚的文化支撑。他们是开放的，多元

的，笔下有石油，也有自身根系相连的更加恒久的背景，有

关乡土、家园，有关一切触动神经的事物，都进入了他们的

文本。正如长庆作家在一篇创作谈中所说：“文学写作应该

有包容性，胸襟大了容量就大，肺活量大了吸进去的新鲜空

气就多。我喜欢的文学，是不露痕迹的，是意趣盎然的，是

有疼痛感的，也是放松下来，心平气和的。”长庆油田的文

学创作，正进行着这样的努力。祝愿长庆文艺工作者，在长

庆油田这个大舞台上，在长庆油气田大发展的进程中，创作

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是为序。

                               2008年10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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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文化当官记

-1-

薛老犟无可奈何地说：“娃呀，你啥也学不会，别怪你大

我没尽力，没别的路了，你就当个官吧！”

一辈子碌碌无为的独眼龙薛老犟对独生儿子薛文化拿的劲

很大，打小就不厌其烦地给儿子灌耳音：“娃呀，大吃了这只

独眼窝的亏，这辈子就这样儿了，你要使着吃奶的劲儿给咱念

书，让大也洋洋火火地做一回人。”薛文化是一个听话的老实

娃，他不错眼珠地盯着父亲，使着吃奶的劲儿一下一下地点着

头。可是，薛文化却不是一块念书的料。班主任姓曹，教数学。

曹老师在上面讲，他坐在下面听，一动不动，一眼不眨，很专

注的神情。曹老师讲罢了，问听明白没有，同学们异口同声地

答，明白了。薛文化也跟着喊了一声。曹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

道题，随后说请会做的同学举手。薛文化本来不想举手，可他

前后左右一乜，同学们都举起了手，像春天里乍起身的麦苗一

样，争先恐后的样子。薛文化也就跟着举起了手，他不想让老

师和同学们说他是个落后分子。别的同学把手都举过了头顶，

只有薛文化把手举得低，眼光瞥到窗外，一下一下地拨弄着自

己的耳垂子玩，他想曹老师不会叫他，曹老师偏偏叫了他。曹

老师说，薛文化，你说一下等于啥？薛文化只觉得嗡地一声，

头登时胀得像背篓一样大了，他骨碌碌地转着眼珠子，结结巴

巴地说，我，我知不道。曹老师并不觉得意外，因为薛文化每

次回答问题，千篇一律地都是我知不道。曹老师说，你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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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装的是浆糊嘛？薛文化说，我知不道。曹老师问，你跟学习

有仇吗？薛文化回答，没有。曹老师说，那我问你，你想啥呢？

薛文化答，我在想，别人家的玉米杆都挖完了，就剩老师你家

里的了，再不挖，就赶不上种麦了。曹老师叹了口气，压压手，

薛文化坐下了。曹老师又黑又瘦，没长下力气，眼镜片比酒瓶

底儿还厚实，曹老师的老婆是个病秧子，腰来腿不来，腿来脚

不来。曹老师的日子虽然没有过到人前头去，却每年订一份《人

民日报》，不上课的时候，曹老师就坐在太阳底下看报纸，看

得很仔细。听了薛文化的话，曹老师说，有啥法子呢，我总不

能把你们放了羊吧？薛文化突然来了劲，说曹老师，你不愁，

我给你挖去。不等曹教师吐话，薛文化一个崩子就冲出了教室。

放学后，曹老师去地里挖玉米杆，却见玉米杆被撂倒了一大片，

薛文化赤着身子，额上挂着汗豆豆，脸上绽着笑，曹老师被感

动了，说娃是个实诚娃，眼大心实啊。薛文化说，曹老师，再

有一袋烟的功夫就完了。说着，抡起镢头就要挖，曹老师把镢

头按住了，用袖子揩了揩学生脑门上的汗豆子，说坐下，曹老

师跟你说说话。薛文化挨曹老师坐下了，曹老师说，听老师的

话，学门手艺去，不论啥社会，都饿不死手艺人。这天夜里，

曹老师进了薛文化的家门，把他的想法原原本本地给薛老犟学

了一遍。薛老犟捉着曹老师的手使劲地摇，起初，他想摇得让

曹老师回心转意，可摇着摇着，就把自个儿摇灵醒了，文化这

碗饭看着体面吃着轻省，可儿子没这个命呀，捧不起这个碗呀！

薛老犟并不是一棵树上吊死的人，也不是个认输的人，脑子转

几转，就给刘石匠提了一个猪头，让儿子薛文化跟着刘石匠学

手艺了。刘石匠是个牛人。造房子先要凿一副门墩子，凿门墩

子就得求刘石匠，谁家能不造房子呢？谷场上碌碡的牙口磨平

了，得求刘石匠，碾子上的牙口磨平了，也得求刘石匠。最为

关键的是，方圆二十里，刘石匠做的是独份生意，所以，刘石

匠总是仰着头说，锤锤一响，钢崩儿乱淌。

看在猪头的情份上，刘石匠收薛文化为徒了。不管春夏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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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风吹日晒，总能看见薛文化脸膛红扑扑的背着一个硕大的

帆布包兴冲冲地在前头为刘石匠开路。帆布包里装着刘石匠干

活的家什：一把钢钎，一把榔头，一把凿子，一把毛刷子，一

个硕大的搪瓷茶杯。到了现场，薛文化先给师傅泡一杯酽茶，

又拿毛刷子把碾盘刷干净，问刘石匠，师傅，我干啥呀？刘石

匠说，看着。刘石匠“叮叮哐哐”地干起来了，薛文化就坐在

师傅的侧面，并着腿，下巴柱在拳头上，不眨眼地看着。头顶

上飞过去一只喜鹊，薛文化抬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两条狗正

在连蛋，薛文化又看了一眼，扑哧笑出了声。当他打算看第二

眼里，脑门上就挨了一把掌，刘石匠说，好好盯着。薛文化大

吃一惊，刘石匠明明在凿石头，咋会看见他跑神了呢？莫非他

的耳朵也能看得见？薛文化再不敢乱动，老老实实地看着。看

见刘石匠的脑门子黑黝黝的发亮了，他知道师傅出汗了，该补

水了，双手把酽茶递过去，师傅喝了一大口，一茶杯子喝完，

薛文化又给师傅倒一大杯。转着转着，多半年天气就过去了，

薛文化一直还没有上手，薛老犟坐不住了，又给刘石匠提了一

个猪头。刘石匠问薛文化，看出门道没？薛文化摩拳擦掌，说

不就是锤锤一响嘛。刘石匠就把榔头和凿子交给了薛文化，自

个儿坐在一边喝茶，刘石匠说，攥紧。薛文化攥紧了。刘石匠

说，盯紧。薛文化盯紧了。刘石匠说，抡锤。手起锤落，“哐”

地一声，火星四贱，凿子钭钭地划出去，碾盘上多出一道丑陋

的钭线，就像爬在脸上的一道疤。又“哐”地一声，刘石匠手

中的茶杯掉到了地上，一个把掌摔过去，薛文化被抽了个趔趄。

刘石匠说，再来！薛文化再来，又在碾盘上划了一道钭钭的线。

刘石匠问，这半年，你没有看呀？薛文化说，看着呢。刘石匠

指着碾盘说，这就是你看的结果？薛文化说，我看你也是这么

凿的。刘石匠想踢他一脚，再骂一声滚，可想到薛老犟的猪头

下酒真是不错，咽口唾沫，手把手地教薛文化，可是，薛文化

越教越笨。刘石匠感慨着说，好吃难消化啊。薛文化不明白地

问，啥好吃难消化？刘石匠说，你大的猪头！薛文化说，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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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成冻儿，下酒，美的很。刘石匠瞪他一眼，说真是笨死人那

一年生的。这个夜晚，刘石匠给薛老犟提了两个猪头，说我把

猪头还给你，把你那宝贝娃也还给你。薛老犟央求说，你就再

教他两个月吧？刘石匠说，娃是乖娃，但不是吃这碗饭的料儿，

你给娃另谋个营生吧。薛老犟既没有责怪刘石匠，也没有责怪

儿子，他把一颗猪头退还给刘石匠，把另一颗猪头提进了赵木

匠的家里。

赵木匠也是薛老犟羡慕的人，到谁家都是盘上盘下的，风

也吹不着，雨也淋不着。关于薛文化的事，赵木匠也听了几耳

朵，他原本不想收薛文化这个徒弟，但有理不打上门客，更不

能和诱人的猪头过不去。于是，薛文化又跟着赵木匠学着做木

匠了。薛文化是一个能咽得下苦的人，锯子、刨子、墨盒、尺

子等一应工具都扛在他的肩上，赵木匠说，来，让我拿一件。

薛文化说，师傅，你把手背在后头就行了，像村主任那样。赵

木匠果真就反背了手，抬头挺胸，走得像村主任一样。一块大

木头锯下来，赵木匠的额上挂了汗，亮晶晶的，薛文化的头上

也挂了汗，也亮晶晶的，赵木匠靠着树憩息，薛文化拿着扇子

在师傅的脸前摇。赵木匠在心里感慨：娃是个好娃，就是心眼

太实，不开窍。有一次，两个人正在锯木头，木头绑在树上，

一把大锯，师徒两个一人扯一头，你扯过去，我扯过来，锯沫

飞扬，这是体力活，更是个技术活，手上的力使不均匀，锯刃

就会跑偏。正扯着，就见东家的婆娘背着背篓出来背牛粪，牛

粪是晾干的，放在窑洞里，冬日里烧炕，牛粪火着得慢，那炕

也就整晚的烫屁股。婆娘是个矮胖子，心和她的身体一样重，

她拼命地朝背篓里压牛粪，压满了，自个蹲下去背，她一起身，

背篓就把她抻一个后墩坐儿，牛粪撒了一头，她不服输，再起

身，又被抻了个后墩坐儿，牛粪又撒了一头。赵木匠觑一眼木

头，觑一眼婆娘，这阵子忍不住笑出了声。薛文化看见，丢下

锯子，替婆娘背了两背篓牛粪，气得赵木匠直翻白眼。两年过

去了，该出师了，恰逢又一家活儿做完了。赵木匠问，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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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文化说，成了。赵木匠说，你给咱割个小圆凳吧。木匠不论

到谁家做活儿，割棺木也罢，割架子车也罢，割柜子也罢，都

会留下一些下脚料，留着无用，烧了可惜，木匠都会用这些下

脚料给主家割几个小凳子，有时割圆的，有时割方的，全看主

家的喜好了。赵木匠说，咱木匠的老先人叫鲁班，这规矩是他

立下的。两年里，赵木匠领着薛文化割了几百个凳子。撂下这

话，赵木匠就在树的荫凉处躺下了，一觉醒来，只见汗豆豆一

颗一颗地从薛文化的头上往下掉，凳子面呢，说圆不圆，说扁

不扁，凳子腿呢，长短不一，粗细不同。赵木匠叹一声说，你

咋就不用心呢？薛文化说，师傅，我用心了。赵木匠说，算了

算了，你给咱割个小方凳吧。薛文化说，成。赵木匠问，没麻

达吧？薛文化说，没麻达。赵木匠翻个身，又睡过去了。这一

回，赵木匠睡得很踏实，薛文化割个小方凳应该不在话下。赵

木匠一觉醒来，薛文化的脸憋得红扑扑的，汗淌得越发猛了，

脸上抹得左一道右一道的，凳子面呢，搭眼一看就不规则，凳

子腿呢，依旧是长短不一，粗细不同。赵木匠失望到了极点，

说我叫你薛师傅行不行？你不用跟我学了，啥地方热闹啥地方

耍去。薛文化说，师傅，我会好好学的。赵木匠生硬地说，你

不是当木匠的料儿。后来，薛文化又陆续学过做豆腐，学过种

西瓜，学过挑猪骟牛，都没有学出眉高眼低来。一个个师傅们

对薛文化下了一个共同的定义：学啥学不会，干啥啥不成，但

是，娃是好娃。

-2-

薛老犟的一句话，就像一枚炸弹，把老伴手里的饭碗“哐”

地一声炸到了地上，黄澄澄的玉米糁子糊了两只鞋，她挖了一

眼儿子，嗔怨着说：“你看你，把你大气的都说胡话了。”

接着，又是“哐”地一声，薛文化媳妇的脸皮也被炸得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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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下了。薛文化的媳妇叫段香麦，出脱得一副俊模样。她和薛

文化是自由恋爱。当时，薛文化正在段香麦家割柜子，村主任

家的狗咬了她家的猪，段香麦气不过，去找村主任理论，结果

被村主任打破了鼻子，回到家里哭得像个泪人儿。薛文化看着

心疼，撂下锯子，找村主任理论去了。村主任是个三角眼，长

一脸疙瘩肉。薛文化说，你咋打女人呢？村主任说，女人不听

话就要打。薛文化说，你打女人不对。村主任说，谁的裤裆没

夹紧，钻出来这么个货，敢指教我？薛文化说，你去跟段香麦

说一声对不起，这事就毕了。村主任说，我要不说呢？薛文化

说，那就毕不了。村主任抽了薛文化一个脖儿拐，问毕了没？

薛文化说没毕。村主任又给了薛文化一记窝心拳，薛文化急了，

就抱住了村主任的腰。两个人拧来拧去，摔倒了，在地上滚蛋

蛋。表面上看，薛文化输了，其实，薛文化是个大赢家，他不

仅杀了村主任的威风，还打动了段香麦的芳心。一年后，两个

人结婚了。眼下，段香麦听薛老犟让薛文化当官，这不是自己

作贱自己的儿子吗？你可以看不起你儿子，但段香麦绝对不能

看不起她丈夫，她即刻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地说：“大，

文化是不争气，但你这么作贱他，他往后咋有脸活人呀！”

薛文化从来没有把自己与“官”做过联系，他以为父亲跟

他开玩笑，也顺水推舟地开起了玩笑：“谁从他娘肚子里钻出

来就会当官？都是从不会到会慢慢学的嘛。俗话说得好，尺有

所短，寸有所长，我做不了手艺人，谁又敢说我做不了一个好

官呢？咱远的不比，就和村主任许三炮比，我哪点比他差了？

要是让我弄，我保证比他许三炮弄得洋火！”

一席话，说得薛老犟的独眼窝里涌出了泪花花，他说：“大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说过了，也就撂过了，薛文化并没有把父亲的话往心上搁，

吃几碗干饭自己的肚子知道。北墚村三十来户人家，就那么几

个官位位，塞得满满当当，每个人把那个官位位看得比祖坟都

紧，哪有他薛文化插的铧呀！所以，薛文化把段香麦娶进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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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和以前一样，奔西安打工去了。薛文化在郊区与人合租

了一间房子，蹬着自己的破三轮早出晚归，他并不乱跑，就停

在油田小区的大门外，有人拉人，有货拉货，有纸箱子旧报纸

了他也收，有零碎活儿也干，——他时常念起刘石匠、赵木匠

等几位师傅的好来，跟他们学下的半生不熟的手艺，在城里全

派上了用场。薛文化生得一副憨相，脾气也好，还舍得力气，

不论啥活儿，主家问多少钱，薛文化总是说，你看着给。主家

给多少，接过来就揣口袋里了，从来不点，更不说一个不字。

有些主家一时忘了带钱，就说下次给你吧？薛文化说，没啥，

有活儿了咳嗽一声。日子长了，薛文化在油田小区里就混了脸

儿熟，叫他干活的人越来越多，月底一算，他总比旁人多挣几

个子儿。

薛文化是被薛老犟打电话叫回来的，北墚村发生了大事：

村主任许三炮不在村里的经济建设上费心思，一心一意地在别

人媳妇的身上下功夫，终于惹出了麻达。许三炮把石碾子媳妇

的肚子搞大了，石碾子向许三炮索要一千元的损失费。许三炮

说，我跟你媳妇睡觉是她情我愿的事，她叉开腿往那儿一躺，

舒服得直叫唤，十个馒一点血，十点血一点精，我每次给你媳

妇那么多，你说是她损失的多还是我损失的多？我不向你要损

失费就算好的了！石碾子让步说，那就八百。许三炮说，是你

给我还是我给你？石碾子说，许主任，你不要耍懒，看在村主

任的面子上，我给你再减点，五百，这事就摸平了。许三炮说，

五百？一个子儿也没有！石碾子要不来钱，心里气不过，顺手

操起一把耙子，在许三炮的脑袋上刨出了五个血窟窿。这一耙

子，惊动了 110，也惊动了镇政府，镇政府下了许三炮的村主

任，决定在村里选一名村主任。薛文化就是被薛老犟召回来参

加竞选的。薛文化不知道，竞争相当激烈。最后，镇政府确定

了五个候选人：开洗澡堂的林麻子，菜贩子周秩序，薛文化的

师傅赵木匠，在县里开果行的张普选，最后一个是薛文化。是

薛老犟替薛文化报了名，且成功地让他成为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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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薛文化回村的第二天，在村口碰上了菜贩子周秩序和他的

女朋友窦小艳。薛文化和菜贩子周秩序是同学，现在虽然说都

在西安打工，却只有在回家过年时才能见上一面。北墚村的人

都知道，薛文化的父亲薛老犟和周秩序的父亲周大倔尿不到一

个壶里，两个人叫了一辈子的劲。因了这层关系，薛文化和周

秩序的关系一直不冷不热，见面点个头。周秩序的情况他也是

断断续续逮着听来的：周秩序先在村里卖菜，拉着架子车走村

串街；后来在乡里卖菜，骑着自行车；再后来在县城卖菜，开

着拖拉机；再再后来，就在西安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子了，先是

零售，后是批发，雪球越滚越大，又找了北墚村最漂亮的姑娘

窦小艳。窦小艳已经很像一个城里人了，头发染成了黄颜色，

指甲染成了红颜色，眼圈涂成了蓝颜色，衣服都很吃身，扭扭

地走在村街上，就像柳枝在摇曳。这一天，周秩序完全摆一副

功成名就衣锦归乡的姿态和派头，在薛文化面前也显得很大

度，他学着城里人的样子，和薛文化拥抱了一下，说：“老同学，

也回来竞聘啊？”

薛文化脸红得像鸡冠子一样，他急忙推脱责任，解释说：

“是我大给我报的名，给你当个垫背的。”

周秩序说：“公平竞争，公平竞争。”

回到家里，薛文化苦巴着脸，满腹疑惑地问：“大，你为

啥要给我报的名？”

薛老犟不紧不慢地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大，你想叫我坐洋蜡呢。”薛文化的眼泪要夺眶而出了。

 “不试试咋知道会坐洋蜡？”薛老犟反诘。

 “大，你想赶鸭子上架呢。”薛文化泪流满面了。

“看你那怂样子，男人要射精，要流血，就是不能掉尿水

子。”薛老犟气忿地咆哮道。

薛文化用袖子拭干了眼泪，他在心里说：“薛老犟，我难

道不是你亲生的？”

薛老犟一下一下在地上磕着烟锅头，独眼窝里充了血，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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